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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阅读

■新书速递

■热点关注

长篇小说：要细节，而非堆砌

《窗外的雨都是我的听众》

丽水诗人
叶琛诗集出版

� � � �日前，丽水诗人叶琛的诗集《窗外
的雨都是我的听众》， 由四川民族出
版社出版。 这是浙江诗人精品诗丛书
系之一， 全书精选了青年作家叶琛
2008 至 2018 年十年间的 158 首诗歌
佳作。

诗集秉承作者独特的诗写气息，
内容多以山水、大地、故乡、夜晚、雨
水、母亲、漂泊等为笔触，由此衍生出
苦难、挚爱、念想、记忆、忧愁等动人
心魄的情感， 并通过作者的个体生命
体验， 彰显出对宽广生活的热爱的明
亮主旋律。 作者通过展开内心的袒露
与创伤的书写， 让有限的外界成为丰
富心灵的投影， 事实上是实现了创作
上由小视觉进入大视野， 把世界微缩
到个体， 以期博取大众“情感同频共
振”的一种探索。

通读诗作不难发现， 作者无论是
对生活还是对创作， 都怀揣一颗赤诚
之心， 把每一首诗， 都当成是一件精
致的艺术品来对待。 叶琛的诗在语言
上，洗练老道，常常出奇而不怪异，于
平静中蕴藉多种况味， 单就诗歌的起
始句， 就会给人一种吸引力， 宛如别
有洞天，像掀开帘就被吸引、就兴奋、
就顺畅地穿行过去。 他的诗无论切入
在哪里，比如亲情、自然或凝思，均擅
于启动个性感觉， 思路能打开， 也能
跟进， 跳跃亦顺势而为， 情绪疏放自
然而有制， 令人可以在视野融合中感
悟许多。

杨胜应

■本地新书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 � � �这本书中，詹姆斯·卡斯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两种类型
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 ”。 有限的游戏，其
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
去。 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 有
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
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正常进行并能够结束。

《如何假装懂音乐》
� � � �本书是中国具影响力的音乐自媒体“坏蛋调频”主
理人王硕和储智勇， 二十年乐评生涯的集大成之作，用
轻松幽默讲故事的风格， 带领读者回顾了上世纪 20 年
代以来世界流行音乐的百年发展史，简明扼要地囊括了
30 多种流行音乐的主要风格，是乐迷们不可错过的简明
音乐百科。

� � � �当代长篇小说越写越长似乎成为一个
趋势，但有些时候，支撑其越写越长的未必
是主题的深厚磅礴或者故事架构的开阔宏
大，而是因为枝枝叶叶的细节太多，旁逸斜
出的内容太杂。 小说人物开个小差，就能浮
想联翩成千上万字；主人公但凡有点文化，
关于古典文学、儒学、考古学的知识就会铺
天盖地。

毫无疑问，细节之于小说殊为重要。 在
许多小说理论著作中，细节往往独立成章，
被反复研究。《红楼梦》中哪怕是丫鬟之类
的次要人物也有秉性、家庭、结局等方面的
周到刻画，《战争与和平》 细到描写死刑犯
上刑场前如何整理自己的蒙眼布。 现代叙
事学发展起来以后， 细节更是为小说家们
孜孜以求。 乔伊斯《尤利西斯》数十万字，描
写的时间却只有一天， 细节之雕琢可想而
知。 长篇小说发展到今天，“细节”也值得作
为技法更新、艺术进步的一个突破口。 将大
量生活细节纳入作品中， 能营造生活扑面
而来的逼真效果； 丰富的知识细节能够充
实小说的气血，给读者提供更多新知；通过
不同层次的细节铺垫，打破单一主线，让多
个主题并行发展，让小说人物进行对话，也
有利于揭示生活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

但是，一些长篇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只
是权宜之计。 比如，一些作家早期作品的主
题乃至情节在后来作品中一再复现， 其实
是不自觉的自我重复。 有的所谓细节本质
上都是文字碎片， 为迎合碎片化阅读而在
谋篇布局上偷懒。

往深处说， 细节堆砌反映出作家们普
遍存在的长篇焦虑。 近些年长篇小说创作
在量上快速增长，有些作家创作速度极快，

甚至几个月写出一部长篇，文学期刊出长篇
小说专号的也越来越多。 其中一些作品被
指责缺乏深度和广度， 故事、 主题设置简
单，几无阐释难度。 于是，有些作者便反其
道而行之， 通过增加细节来增强小说丰富
性，以此增加阐释难度，增加阅读挑战。 这
样做的初衷是对长篇书写乏力的纠偏，但追
逐过度则会滑向另一个极端，是不顾长篇小
说本体价值的舍本求末。

许多时候，单纯的反而动人。 文学本身
就是离人心灵最近的文艺形式之一。 过多
的细节堆砌让小说中的情感消失了， 满目
细节读下来只会让人感觉麻木。 文学应有
的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就这样被堆砌的细节
给压住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些长篇小说折
戟沉沙的重要原因。

长篇小说是一门建构艺术，是通过语言
建构故事、情感以及社会人生，好的长篇小
说提供给人的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心灵史、
人生史和社会史。 细节作为重要的建筑构
件，不是勉强堆砌就行，它必须有主体结构
的支撑。 没有作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主体
构建，再好的细节也“如七宝楼台，眩人眼
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所谓“准确的才美”， 细节绝非可有可
无、可长可短的填充元素，必要的、关键的、
有生命力的、水到渠成的细节描写才是可取
的。 对小说艺术来说，“杂”有杂的张力，琐
碎中亦有艺术真实的锤炼。 文学创作从来
都讲究内含提炼的功夫、点睛的功夫、以小
见大的功夫， 是敏锐眼光和到位笔法的结
合。 细节必须经过筛选，必须经过艺术匠心
的打磨，才能成为作品熠熠发光的构成。

刘小波


